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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
，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
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
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
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
书于其问，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
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
，申信心也。
长短不同，旧曰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
揆之旧例，名曰“自序”。
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
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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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友兰作品精选”以蔡仲德先生编纂的《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为底本，其中有
些标点、句式的用法与现在的规范有所不同，为保持原著面貌，均末作改动（《中国哲学简史》则采
用新近的赵复三译本）。
另外，各书中使用了许多“底”字，作为助词的“底”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的”宇没有区别，但在
当时的语言习惯中，表示定语与中心词之间是领属关系时，“底”一般不通用为“的”，请读者根据
文意加以区别。

各书中的一些译名也与现在一般通用的有所不同，如“海格尔”今译为“黑格尔”，“圣多玛”今译
为“圣托马斯”等，斯宾诺莎的《致知篇》今译为《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心的形态学》今译为
《精神现象学》等，本次出版也未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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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
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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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
父的家里。
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
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
伯父名云异，字鹤亭。
叔父名汉异，字爽亭。
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
伯父、叔父都是秀才。
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
户了。
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
，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
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
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
他做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
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
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做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
父亲也能做诗，有《复斋诗集》。
我的一个姑母也能做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做诗的家风。
我有一个偏见，认为做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
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
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
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
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
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
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
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
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
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
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
》、《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
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
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
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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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
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
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
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
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
”。
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
一省，就到哪一省去。
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
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
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
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
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
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
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
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
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
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
补上了缺，称为“得缺”。
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
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
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
先”。
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
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
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
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
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
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
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
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
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
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
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
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
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
的讨论。
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
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
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
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
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
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
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
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三松堂自序>>

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
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
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
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
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
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
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
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
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
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
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
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
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
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在武昌租的房子，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里边只有一个天井。
说它是天井，倒也名副其实，站在院子里看天，真像《庄子》所说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
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院子没有内外之分，很不成体统，不像个样子。
后来搬到黄土坡，天井比较大一点，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
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习以为常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
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
如果我要再大几岁，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
父亲很重视学外文。
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除了管吃管住外，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
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
可是我岁数不到，没有办法。
附近也有小学，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
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
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
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他们很不放心。
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
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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